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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清光普照让 人 感 到 安 谧 、 慰

藉。 它更像个精神客体， 与人类相依相

伴， 相互毫无所求。 相比之下， 太阳就

像我们的 “衣食父母”， 以它的能量供

养我们生存的一切。
望月之人必得 “心中有月”。 那些

整天琢磨勾心斗角的政客， 没日没夜推

杯换盏声色犬马的豪富……犹如狎妓之

人不见淑女， 他们早就对月视而不见，
人月两隔了。

精神上最丰富， 感情上最敏感， 又

最有闲情逸致的当属诗人。 这些骚人墨

客想必是整个人类中最热衷望月的 一

族。 如李白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

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

皆如此 ”； 杜甫老病孤凄 ， 忧国忧民 ，
但也留下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的优美诗句； 苏轼与好友月下小酌时还

幽默地以 “月” 劝酒： “山城酒薄不堪

饮， 劝君且吸杯中月。” 这样的咏月名

篇佳句不胜枚举。
不过， 古今中外， 三千年里， 百亿

人中， 我最最钦佩的 “望月人” 当属古

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 （而且没有

“之一”）！ 他只是望望月亮， 不用任何

专业仪器， 又仅凭现在中学生都已掌握

的那点浅显几何知识 ， 就能计算出 太

阳 、 地 球 与 月 球 的 相 对 大 小 ， 以 及

“日-地距离” 与 “月-地距离” 两者之

间的尺度之比， 并且他比哥白尼还要早

1785 年提出了 “地球一定是绕太阳运

转” 的 “日心说”。
阿里斯塔克的方法十分简单， 当月

亮恰好半圆时， 按照月面上的半圆直径

取垂直线， 此线直接指向太阳方向 （悟
出此线乃是他学说的第一关键）。 再从

地 球 望 太 阳 又 得 到 一 条 直 线 ， 此 时

“地-月”、 “地-日”、 “月-日 ” 这三

条线构成了一个十分狭窄的直角三 角

形 。 只 要 测 量 “地-月 ” 与 “地-日 ”
这两条线的夹角 （即月-地-日夹角 ），
再根据直角三角形边长的 “勾股弦 定

理” 就可以很容易算出 “地球到月球”
与 “地球到太阳” 这两者距离之比。 他

的方法极其简单， 并且完全正确， 只是

他测出的角度并不准确， 只有 87° （实

际 应 该 是 89° 51′ ） ， 这 使 得 关 键 的

“月-日-地” 这极为狭小的夹角比实际

大了 6 倍多 （也难怪， 这个夹角实在是

太 小 了 ， 他 得 出 的 是 3° ， 实 际 为 0°
49′）。 这 6 倍 的 误 差 非 同 小 可 ， 可 谓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这使得他计算

出的 “日-地距离” 只比 “月-地距离”
大 20 倍 （实际应该是 400 倍）。 由于在

地球上所看到的太阳与月亮几乎一般大

小 ， 这 “日-地 ” 与 “月-地 ” 距离之

比也就是 “太阳直径” 与 “月亮直径”
之比 （这是该学说立论的又一关键点），

为此他得出太阳直径要比月亮直径大 20
倍 （实际上也是 400 倍）。 不仅如此， 阿

里斯塔克在观察月食时， 发现此时地球

恰好完全遮住太阳， 并据此估算出月球

半径约是地球的一半 （实际应是四分之

一）。 由此， 他得出日、 地、 月三者直径

之比为 20∶2∶1 （实际应是 400∶4∶1）， 也就

是说太阳直径是地球直径的 10 倍 （实际

为 100 倍）。
即使按照他所得出的太阳只比地球

大 10 倍 ， 这 也 是 个 石 破 天 惊 的 结 论

（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太阳比地球小得可

怜， 它只有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么大 （面
积仅 2.1 万平方公里 ）。 据此 ， 阿里斯

塔克得出了更为惊世骇俗的推论———太

阳并不围绕着地球转动！ 在阿里斯塔克

看来 ， 既然太阳直径比地 球 大 10 倍 ，
太阳就不可能绕着一个体积、 重量只有

自己千百分之一的地球旋转， 唯一的结

论只能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
仅仅望望月亮， 就能算出 “地-日”

与 “月-日 ” 的距离之比 ， 得出太阳 、
地球、 月球的直径之比， 甚至横空出世

创立了 “日心说” 的宇宙观。
普天之下那么多人望月， 又都懂这

点浅显数学， 却只有阿里斯塔克在望月

之时， 顺手把太阳、 地球、 月亮关系做

了重新安排 。 在人类文明 史 上 ， 仅 对

“望月” 而言， 他凭什么如此独一无二

地成为千古一人？ 答曰： 凭的就是他那

独具只眼的思想悟性！
有 句 名言 ： “凡 是 真 正 的 美 都 不

是用钱堆出来的。” 同样， 最伟大的科

学也不是用金钱就能堆得 起 来 的 。 哪

怕科研经费十亿百亿 ， 超 大 型 仪 器 世

界 顶 级 ， 教 授 “博 导 ” 如 过 江 之 鲫 ，
研究生多如河滩卵石 ， 缺 少 了 学 术 上

的奇绝独见 ， 就很难做出 当 代 最 伟 大

的科学成就 。
创立伟大科学首要的是： 必须具备

超迈绝伦的独特见识。 这与 “钱” 绝对

无关， 更不靠兵多将广， 有时只要一个

头脑就够了。 屈原对渔父说道： “举世

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有时科

学发展到当口， 举世都处在迷惑不解之

时， 确确实实需要一位独步当代之人出

乎意外地提出一个全新观念， 创立一种

崭新理论， 从而使科学突破隘口， 跃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里关键的是 “全新

的思想” 与 “独到的见识”， 它们来自

于超乎常人的洞察力与非凡的想象力。
与阿里斯塔克颇为相似的还有一位

年轻的法国公爵德布罗意， 他在博士毕

业论文中提出的 “物质波” 观念。 其实

这纯粹是一种 “逆向思维” 方式， 他认

为： 既然光波有 “粒子性”， 那么反过

来微观粒子也应该具有 “波性”， 为此

他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 “德 布 罗 意

波” 概念。 受这个概念的影响， 薛定谔

创建了著名的 “量子力学波动方程 ”。
幸运的是， 三年后的 1927 年， 美国的

戴维森和革末以及英国的 G.P.汤姆孙几

位年轻科学家， 通过电子衍射实验各自

独立地证实了 “电子确实具有波动性”。
“物质波 ” 的存在这么快就得到证实 ，
使德布罗意获得了 1929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 时年 27 岁。
其实德布罗意学习物理总共也没几

年 （此前先得了个文学学士， 后才转行

物理， 又当了 6 年兵）， 也无需做什么

事， 又没花什么钱， 尤其是没动用大型

仪器， 没做繁琐公式推导， 更没进行复

杂的数学计算， 仅仅凭着一种独特理念

就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几乎都

来自于独特的科学理念。 例如魏格纳，
生病卧床时闲看墙上的世界地图， 发现

非洲西海岸与南美洲东海岸两者的海岸

线如此之契合 ， 几乎可以 “拼 合 ” 起

来， 故在 1912 年大胆提出了 “大陆漂

流学说” （此学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

基于实验测量的 “板 块 构 造 理 论 ” 所

证实）。 门捷列夫像玩纸牌似的把每个

元 素 的 性 质 都 写 在 一 张 张 小 卡 片 上 ，
几经排布变换 ， 居然排出 了 “化 学 元

素周期 表 ”。 再 比 如 DNA 双 螺 旋 结 构

的发现， C60 球形分子的发现， 研究者

都是突然悟出了一种独特 的 分 子 链 接

方式才最终破解了这些特 殊 分 子 的 结

构之谜 。 当然 ， 科学史上 最 具 颠 覆 性

的突破当属 20 世纪初的两个最独特理

念 ： 普朗克提出 “能量不 连 续 ” 观 念

创立了 “量子论”； 爱因斯坦提出 “光

速不变” 观念创立了 “相对论”。
如是观之， 开创新科学终究还是要

靠独出心裁的全新思想。 有此思想， 就

能树起一座 “擎天柱”， 撑起一片科学

新天地 。 若总是缺少孕育 新 思 想 的 沃

土， 旷世大才羁缚难出， 就只能是叨陪

末座的 “矮科学”， 投入再多也没用。
在科学上， 有时一个伟大的思想足

能胜过 10 所大学 、 100 名院士 、 1000
名教授， 再加 1 万名研究生 （这些我们

仅仅一个省就都能凑够）。

巴金的四封信
张香还

上世纪九十年代 ， 我的生活曾经

有过不止一次的迁徙 ； 一些书物 ， 有

的丢失了， 有的一时找不到了。 这次，
偶然翻书， 竟找到了巴金先生于七十

年代的四封来信 ， 一时的欣喜 ， 自不

待言。
巴金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前辈作

家， 也是我阅读生活中 ， 最早接触和

受到影响的一位新文学作家。 小时候，
在我故乡———江南小城面对狮子林的

那座老屋里， 我能读到的 ， 就是一本

本尘封着的恽铁樵编的 《小说月报 》、
赵 苕 狂 编 的 《红 玫 瑰 》、 王 钝 根 编 的

《礼拜六》、 周瘦鹃编的 《紫罗兰》； 以

后， 能够找得到的 ， 也仍然是 《彭公

案》 《施公案 》 《永庆升平 》 之类的

小说。 时间久了 ， 对于鸳鸯蝴蝶的才

子 佳 人 ， 对 于 英 雄 豪 杰 的 劫 富 济 贫 ，
不免产生了厌腻 。 我们就读的晏成中

学附属小学， 原是教会办的 ， 是一所

新型的气氛活跃的学校 。 一天放学回

家， 只见姊姊捧了一本厚厚的书 ， 掷

下书包， 就读了起来 。 几天以后 ， 我

也挤着时间， 大家轮流着读 。 这就是

那一本巴金的名著 ， “向一个垂死的

制度叫出我底 ‘我控诉’” 的 “激流三

部曲” 之一的 《家》。
在这本书里， 巴金所刻画的人物，

所安排的情节 ， 想不到 ， 对我们是如

此的熟悉。 这个 “家”， 应该就是旧中

国千千万万家的一个缩影 。 它受欢迎

是如此的热烈 ， 也就不是什么偶然的

事了。
看 完 了 《 家 》 ， 一 时 无 法 借 到

《春》， 只能把别人才看完的一本 《秋》
借来先读。 仅仅看了几个章节 ， 就被

书中人物苦难的命运所感动 。 说来好

笑， 忍不住还掉下了眼泪 ， 一时为小

伙伴传为笑谈 。 后来知道 ， 巴金早就

宣告过： “生活现实使我痛苦。” 又说

过， 他就是 “流着泪 ， 写完了这本书

的”。 作家写书的目的， 不就是要通过

他笔下的故事 ， 感动读者 ， 要让千万

读 者 像 他 一 样 ， 懂 得 爱 ， 懂 得 恨 吗 ？
我琢磨到了这点 ， 一些笑谈 ， 尽可坦

然处之。
看完了 《激流三部曲 》 之后 ， 在

临近小学毕业前夕 ， 我以我的家为雏

形， 也动笔写了一篇题名 “驼铃 ” 的

习作， 顺利刊登在四十年代初 《苏报》

的副刊上 。 得到稿费 ， 又兴冲冲向上

海 开 明 书 店 邮 购 到 了 巴 金 另 一 长 篇

《爱情的三部曲》。 翻开书页 ， 一个人

物的一句话 “人生就是奋斗 ， 生活只

有前进”， 闪耀在我的眼前， 深深吸引

了我。 从此 ， 这句话 ， 似乎镌刻在我

的心上。 它陪伴着我 ， 激励着我 ， 使

我度过了异常艰难的青少年时代……
岁 月 悠 悠 ， 一 晃 ， 七 八 十 年 的 岁 月 ，
过去了。

“文革 ” 结束后 ， 我和一些师友

们 的 往 来 陆 续 恢 复 。 而 在 略 早 些 时 ，
我 在 苏 州 九 如 巷 张 家 见 到 了 沈 从 文 ，
在他处耽了两个半天 。 临别时 ， 沈从

文写了给巴金的信 ， 要我返回上海后

寄给他。 他牵挂着老友在萧珊逝去后

的 生 活……他 们 的 心 是 连 在 一 块 的 。
他 再 三 嘱 咐 我 ， 要 多 去 看 看 巴 金 。
由此 ， 我和巴金开始了往来 。

巴金寄我的四封信， 现抄录在下面：
一、 1976 年 2 月 20 日 （图譹訛）

香还同志：
来信收到 。 从文处我上月中旬去

过信， 还没有得到回音 ， 可能他还在
苏州。

鲁迅先生日记中讲到的 “南京饭
店吃饭 ”， 是 1934 年 10 月的事情 ，
我那年十一月去日本 ， 先生和一些朋
友在南京饭店替我饯行 ， 保宗就是茅

盾先生。
匆匆覆。 祝

好！
巴金 廿日

二、 1977 年 1 月 17 日 （图譺訛）
香还同志：

信收到。 谢谢您的鼓励。
文章我不曾写 。 没有报刊的人来

组织我写， 写了也不可能发表 。 想写
文章的人太多 ， 而发表文章的地方又
太少， 这个矛盾一时也难解决。

从文至今无信来 ， 可能他仍在苏
州。

匆匆覆。 祝
好！

芾甘 廿七日

三、 1977 年 4 月 1 日

香还同志：
信收到 。 我的旧作的目录勉强给

您补全了， 不过没有整理 ， 一时也注
不出写作和出版的时间 ， 请原谅 。 将
来或者可以找一份别人过去搞的目录
寄给您， 但目前还无办法。

从文一直没有来信 ， 不知道他回
京后情况怎样？ 病是否已经完全好了？

匆匆覆。 祝
好！

芾甘 四月一日

《 灭 亡 》 、 《 新 生 》 、 《 家 》 、
《春》、 《秋》

《雾》、 《雨》、 《电》 （爱情的三
部曲）、 《春天里的秋天》、 《将军 》、
《憩园》、 《第四病室》、 《神鬼人》

《长生塔 》、 《巴金短篇小说一
集、 二集、 三集》

《小人小事》、 《怀念》。

《旅 途 随 笔 》 、 《海 行 杂 记 》 、
《短简》

《火 》 （第一部 、 第二部 、 第三
部）、 《寒夜》

短篇： 《复仇 》、 《光明 》、 《电
椅》、 《沉默》、 《沉落》

散文 ： 《旅途通讯 》 、 《旅途杂
记》、 《梦与醉》、 《点滴》

短篇： 《发的故事》、 《还魂草》、
《生之忏悔》、 《龙·虎·狗》、 《静夜的
悲剧》。

杂文： 《无题 》、 《感想 》、 《控
诉》。

解放后写的 ： 《大欢乐的日子 》、
《新声集》、 《赞歌集》、 《倾吐不尽的
感情》。

《慰问信及其他》、 《华沙城的节
日》、 《英雄的故事》 （短篇 ）、 《生
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保卫和平的人
们》、 《谈契诃夫》、 《大寨行》、 《友
谊集》、 《李大海》 （短篇）

《贤良桥畔 》 、 《明珠和玉姬 》
（短篇）。

（按 ： 黑体字篇目 ， 为巴金先生

添加———作者）

四、 1978 年 11 月 22 日

香还同志：
谢谢您转来的从文的信 ， 我已把

回信寄到苏州了 ， 好些时候没有得到
他的消息， 我正惦念着他。

柯灵住在我家附近 ， 他现在在电
影局群文组 （？） 工作 ， 大概下午休
息。 他的身体还不错。

我 平 时 下 午 在 家 ， 很 少 出 去 ，
（除了偶尔参加大会外 ）。 要来暂时都
行， 当然欢迎。

匆覆。 祝
好。

巴金 廿二日

巴老写这几封信的时间 ， 实际上

离他被批斗 、 污蔑之为 “黑老 K” 的

那一长串黑暗日子并没有多久 ， 身心

伤害更无法一时消除。 在这样的时刻，
把老朋友对他的惦念告诉他 ， 或许可

以让他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关于这几封信 ， 也仍得作一些必

要的说明：
其一， 过去读 《鲁迅日记》， 有关

鲁迅先生 1934 年 10 月 6 日在南京路

饭店招宴的事 ， 是 《鲁迅日记 》 有关

巴金的仅见的记载 。 “夜公饯巴金于

南 京 路 饭 店 ， 与 保 宗 同 去 ， 全 席 八

人”。 为巴金东渡学日文， 鲁迅先生竟

特此邀请多人送行 。 这是非比寻常的

友爱的体现， 似可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后来， 巴金在鲁迅先生丧礼中 ， 扶柩

执绋， 也就是情理中必然的事了。
其二 ， 当初写这封信 ， 其实是出

之于我的忽然想到 。 巴金回信写出了

特殊环境中， 他的无可奈何的心态。
其 三 ， 巴 金 作 品 目 录 ， 是 我 在

“文革” 后期， 应一位文学青年的要求

执笔的 。 当时 ， 既无书本参考 ， 又没

法找到图书馆 ， 更不可能寻求巴金本

人的帮助， 凭记忆断断续续写了一些。
寄给巴金后 ， 他补充了很多篇目 。 不

过最后， 这个目录也没有派什么用场，
还是一搁了事。

其四 ， “文革 ” 中间 ， 在我年轻

时曾给过我极大帮助的柯灵先生 ， 也

遭 到 了 迫 害 。 我 多 年 无 法 联 系 上 他 。
巴金信中说柯灵在电影局 “群文组 ”，
其处境之尴尬可知。

那一年 ， 在得到巴金信后 ， 我就

去了武康路 113 号， 看望巴金先生。
那天是初冬下午 ， 一个没有阳光

的 日 子 。 来 到 门 前 ， 但 见 门 庭 冷 落 ；
甚至荒凉而空寂。

巴老亲自开了门 ， 引领着我 ， 走

进那间原是会客室的屋子 。 只见一张

卧床， 横置中央 。 旁边桌子上 ， 有一

个镜框 ， 置放着萧珊的遗像 。 在阴暗

的光线中， 只见周围局促又凌乱。
他招呼我 ， 在屋边两把椅子上坐

了下来。
这 是 一 个 不 善 言 辞 的 人 ， 但 是 ，

只要面对面相处 ， 就会在默契中 ， 自

然地感到， 他是那么和蔼， 那么真诚，
那么热情 。 我面对着的是一个会把心

掏出来的人， 因此， 初时的那种隔膜、
那种拘束， 很快就消失了。

打 开 话 匣 ， 他 就 提 到 了 沈 从 文 。
他很惦记沈从文的近况 。 慢慢地 ， 他

就开始和我述说他和沈从文心心相印

的交往 。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 ， 沈从文

和张兆和新婚不久 ， 就邀请他去青岛

相聚。 对他来说， 这是一段极为欢畅、
不易忘记的日子 。 在青岛 ， 他们一边

忙于各人的写作 ， 一边又在闲着的时

候， 在海边的沙滩漫步……
他提到了年轻时， 也就是 1934 年

那次东渡日本的事 。 鲁迅先生举办的

宴席， 出席的还有黄源 、 叶圣陶等几

个人。 这是他第一次赴日 。 他喜欢日

本文学 ， 对夏目漱石 、 芥川龙之介等

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 ， 甚为欣赏 。 他

在东京 、 横滨仅仅耽了几个月 ； 第二

年， 溥仪访问东京时 ， 几个警察突然

闯进了他的居住地 ； 他被带进了警察

署， 关了十几个小时 。 由此 ， 就离日

返国。 以后他再也提不起学习日文的

热情……
他提到了他那篇写于朝鲜战场上

的散文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
我告诉他， 我是在 “五次战役” 以后，
紧接着的 “金城阻击战 ” 的坑道中读

到它的 。 描写我军高级军事干部 ， 如

此生动 、 形象 、 真实的作品 ， 似乎在

同类题材的作品中 ， 没有哪一篇可以

超越它， 读了使人难忘。 巴金告诉我，
彭总是个谦虚 、 诚恳 、 亲切的人 。 当

初写毕 ， 初稿曾请彭总看过 。 彭总把

自己看得很渺小 ， 要求很苛刻 ， 对文

章提出了意见 ， 删掉了一些内容 。 巴

金说， 写这篇作品时 ， 他为全新的战

地 生 活 所 鼓 舞 ， 当 时 的 心 是 激 动 的 ，
但执笔却很轻松， 一挥而就。

他提到了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由

他主编的 《文学丛刊》， 以及散文作家

也是他朋友的李广田 、 陆蠡 、 缪崇群

等人， 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很好的 ， 有

自己的文采 ， 自己的风格 。 他称扬抗

日战争时期 ， 在上海 “孤岛时期 ” 被

日本宪兵杀害的陆蠡， 他的散文蕴藉、
凝重， 死时年仅三十四岁 。 他的心灵

是崇高的……

好 几 年 后 ， 记 不 清 为 什 么 事 了 ，
我又去拜访巴金 。 走进巴金那间卧室

兼会客室的时候， 他在床上垫被一角，
翻 出 了 一 个 纸 包 ， 交 到 了 我 的 手 中 。
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两本书 ： 一本是

当年巴金主编 ， 作为 《文学丛刊 》 第

一集之一的沈从文的 《八骏图》， 米色

麻布面精装本； 另一本则是 《文学丛

刊 》 第 二 集 之 一 ， 巴 金 自 己 的 作 品

《忆》， 蓝色布面， 红色题名的精装本。
《文 学 丛 刊 》 用 此 蓝 色 布 面 精 装 ， 似

较少见 。 在本书扉页 ， 巴老又题着几

个字：
香还同志：

化成泥土， 为前进者暖脚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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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他对我的希望 ， 更是对

他自己的要求。 如此光彩夺目的语句，
决 不 是 人 人 都 能 写 出 ， 都 能 做 到 的 。
只有他 。 这位称赞过陆蠡是具有 “崇

高心灵 ” 的人 ， 他自己不也是具有如

此 “崇高心灵” 的人么？！
他给我寄来的 ， 他的一本本新出

版 的 作 品 ， 依 然 放 置 在 我 的 书 架 上 ，
他用以投邮装书本的封袋———那上边

有 他 一 笔 笔 亲 手 写 上 的 地 址 、 收 件

人 姓 名 以 及 作 为 投 寄 者 的 他 的 姓

名———我也依然存放在那里 。 我不忍

随 意 丢 弃 。 这 都 体 现 了 他 们 的 深 情

厚谊 。
这一切 ， 我都从心里感激他 ！ 虽

然， 他去世 ， 已经有很长 、 很长的时

间了！

2016 年岁暮， 上海忆润苑

“大早计”
王培军

林译本 《伊索寓言》： “村姑戴牛
乳一器过市， 沉思售乳得资， 可易鸡
子三百， 伏之， 即毈五十， 犹得二百
五十雏也。 既硕， 尽粥之， 向岁可得
巨金， 用以裁衣， 被之招摇过市， 群
少年必乞婚于我， 我必尽拒以恣吾择。
思极而摇其首， 首动， 器覆于地， 乳
乃尽泻。 于是万象皆灭。” （见 《伊索

寓言古译四种合刊》 135 页）
明江盈科 《雪涛小说 》 “妄心 ”

条： “一市人贫甚， 朝不谋夕， 偶一
日拾得一鸡卵， 喜而告其妻曰： ‘我
有家 当 矣 。 ’ 妻 问 安 在 ， 持 卵 示 之 ，
曰： ‘此是。 然须十年， 家当乃就。’
因与妻计曰： ‘我持此卵， 借邻人伏
鸡乳之 ， 待彼雏成 ， 就中取一雌者 ，
归而生卵， 一月可得十五鸡， 两年之
内， 鸡又生鸡， 可得鸡三百， 堪易十

金。 我以十金易五牸， 牸复生牸， 三
年可得二十五牛， 牸所生者， 又复生
牸， 三年可得百五十牛， 堪易三百金
矣。 吾持此金举责 （债）， 三年间， 半
千金可得也 。 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 ，
以三之一市童仆， 买小妻， 我乃与尔
优游以终馀年， 不亦快乎？’ 妻闻欲买
小妻， 怫然大怒， 以手击鸡卵碎之。”

按， 此二事之相类， 近人已考论
过 。 最早徵引 《雪涛小说 》 此事的 ，

为郑振铎， 见其 《中国文学论集》； 最
早将之与 《伊索寓言 》 捉置一处的 ，
则为刘咸炘， 见其 《文学述林》 卷三。
后 来 季 羡 林 作 《一 个 故 事 的 演 变 》
（见 《季羡林全集》 第 17 册）， 又追溯
其源 ， 以为中国文献中的这一故事 ，
是从印度传来， 梵文古书如 《嘉言集》
之 《和平篇》 第七个故事、 《五卷书》
第七个故事， 皆是。 据季文从 《梅磵
诗话》 转引东坡诗注， 知其未睹刘书。

其实， 《庄子·齐物论》 早云： “且女
亦大早计， 见卵而求时夜， 见弹而求
鸮炙。” 所以， 即认 《雪涛小说》 的故
事， 是从 《庄子》 敷衍而出的， 亦无
不可。

尤为可笑的， 则是唐张鷟 《朝野
佥载》 卷三所载的一条， 为诸家之所
未及：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
车 ， 问 里 正 曰 ： ‘鸡 卵 一 钱 几 颗 ？ ’
曰： ‘三颗。’ 彪之乃遣取十千钱， 令
买三万颗， 谓里正曰： ‘未须要， 且
寄母鸡抱之， 遂成三万头鸡。 经数月
长成 ， 令县吏与我卖 ， 一鸡三十钱 ，
半年之间成三十万 。’” 此已非寓言 ，
而是人间的真实事了。 只是， 那位新
昌令是否读过 《庄子 》、 《五卷书 》，
受了它的启发， 才这么干的， 我无从
得知， 不敢乱说了。

譹訛 譺訛


